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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美是文学作品得以垂青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张承志的《黑骏马》之所以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主要在于 

文中蕴藏着丰富宏大的审美价值。就此，作品由表而里而论，具体表现在其成功的创作手法以及其所衍射出的民俗文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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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的《黑骏马》堪称文坛的一株常青树。自1982年 

发表并获奖至今，始终屹立于文坛一隅，保持着它的艺术魅 

力。这得益于它成功的创作手法以及其所衍射出的民俗文 

化等，细细品读，油然品味出种种美来。 

一

创作手法艺术 

(一)自由联想 

《黑骏马》中，由白音宝力格耐不住对家乡故土和初恋姑 

娘的苦苦思恋，骑着他和索米娅共同养大的黑骏马回到草原 

的所见所闻，展开了一系列的自由联想。起始点是当白音宝 

力格从牧羊人口里知道他所骑的马正是他和索米娅共同养 

大的黑骏马——钢嘎·哈拉。这个声音“像是一个炸雷在我 

眼前轰响，我双眼昏眩，骑坐不稳，险些栽下马来”，随后由马 

联想到失去的童年、逝去的白发额吉及与索米娅相处的幸福 

时光，紧接着由伯勒根河进一步联想到辽阔无边的草原和那 

绚美难再的朝霞以及“我”与索米娅的爱情悲剧等。总之，这 

些联想通过白音宝力格的一种感觉(听觉、视觉)或一个意念 

(伯勒根河的传说)引发出并且流泻成一大片表面上有点联 

系而实际上关系不大甚至毫不相关的意象或意念(马——童 

年)，从而展现出人物及其丰富的心路历程，连续流动着自由 

的随意性和跳跃的多变性。 

(二)内心独白 

它既不是作家的陈述 ，也不是人物对读者直接述说，而 

是人物 自主的意识或无意识的展示，是心理分析式的内心独 

自。《黑骏马》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写出了人物的心理体验。 

书中常以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特定情绪的变化作为统驭结构 

的中心，让书中人物在内心活动及主观生活的川流中浮沉； 

并通过奶奶、索米娅、白音宝力格这三个不同人物不同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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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独自和内心体验，反映现实世界。如作者在写索米娅被奸 

污怀孕时，写了三人不同的心理反映：白音宝力格恨不得拿 

起刀杀了黄毛希拉，奶奶阻止了他，并用充满奇怪的 口吻责 

怪他：“难道为了这件事也值得去杀人么?”“女人——世世 

代代还不是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 

人放心的事呀。”这些话其实就是奶奶白发额吉的内心独自： 
一 个女人应该像大地母亲一样不择优劣化育一切，应该象骡 

马母亲一样，就是死也要把黑马驹儿产下。从她的内心独自 

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奶奶身上原始母性的道德法则；而“我” 

的态度是怨恨地朝她问道：“怎么?难道那样的坏蛋还配活 

到明天?”这句话是白音宝力格的内心独自：神圣的初恋不容 

亵渎，纯洁的恋人不容玷污!从白音宝力格的内心独自中可 

见他对古老的不道德行为恨之入骨；而索米娅的内心独白则 

是通过她的喊声来体现，当白音宝力格抓住她的衣领拼命摇 

撼时，她尖叫：“我的孩子!”真实地流露了她的内心世界—— 

女性特有的母爱大大超越了一个文明人通常拥有的羞耻之 

心。 

(三)象征主义 

它以特定的具体形象表现或暗示某种观念、哲理、情感 ： 

这种象征主义手法与中国传统的象征手法是不同的。传统 

的更注重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相似性 ，以及作家的主观情 

感与被象征物之间的内涵联系。而前者则打破了这一局限， 

较强调人的内心情感，所以它有更多的联想和联想的随意 

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力，这种象征更富有寓意性 ， 

更能表达人们的迷惘、困惑、痛苦的心理。张承志就采用了 

这种象征，书中既有整体象征又有局部象征。“黑骏马”这首 

歌就是一个整体象征，起着串联作品各部分，凝聚作品意蕴， 

集中读者思考的作用。几段歌词分别作为文章每节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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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它象征着追求者人生命运的一个个环节，从而更加深 

了对于草原文化的一种宿命感的表达，让读者从悲怆高亢的 

歌调的暗示与象征中寻找爱情悲剧的根源。除了整体象征 

外，书中的景物与人物分别被局部象征化了：“永志不忘的美 

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路的大草原”，是纯洁美好 

生活的象征；白发额吉和索米娅则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古老 

文化的象征，它象征着人是祖辈传统生活方式的再版，尽管 

生活不无诱惑地朝索米娅招手，她却只能是奶奶的替身，只 

能步奶奶的后尘，走上世代相传的坎坷人生。白音宝力格则 

是草原新一代牧民追求新生，充满美好希望的象征，他在艰 

酸的寻找中领悟人生。而其其格这个可怜的孩子则象征着 

生活中难以抗拒的丑恶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这整体象征、局 

部象征时而交叉，时而互相渗透，使作品显示出一种丰富而 

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声色效果 

《黑骏马》将一首同名的美丽古歌切开，作为每一章的引 

子，将作品整体串联起来，将文学与音乐揉为一体。从第一 

小节前的引子“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 门外 
— — 那榆木的车上”，到第八小节“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 

那山梁，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这八段引子就是 
一 首歌，具有音乐性 自不待言，加上作者对这首歌的感受： 

“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扣击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 

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低哑呻吟的拍节上 ， 

新的一句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 

都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它尽情尽意地向遥远 

的天际传去。”每一读者都会随之沉浸到这美丽优雅却略显 

沉重的音乐旋律里去，我们的灵魂在音乐的流动美中陶醉沉 

迷。 

不仅如此，整篇文章就像一部曲子，每一方块字在这里 

具有音符的作用和效力。作品开始的句子“辽阔的草原上， 

茫茫的草海中有一骑在踽踽独行⋯⋯”，犹如乐曲主题呈示 

前的乐句和乐段 ，它在导引主题部分的出现 ，在酝酿情绪，渲 

染气氛，就像乐团全部器乐未发生轰鸣前的一管长笛流出悠 

悠撩人的音响，引起人们的无限神会与遐想。歌声接着在尾 

音袅袅的序篇后面轻轻地，轻轻地响起来——“漂亮善跑的 

— — 我的黑骏马哟⋯⋯”旋律舒缓地出现，各种表现力不同 

的乐器分别发出响声，此起彼伏，或悠扬舒展，或高亢激越 ， 

或如诉如泣；有独奏，有和声，甚是悦耳。总之，这部作品有 

一 种音乐的韵律、节奏、色彩，音乐的颤动和跳跃，作者通过 

音乐来与读者交流情感。 

色彩，是张承志理解生命与人生的激情投射，是他文学 

世界的情绪、心理的重要体现。对色彩的迷恋与钟情，极大 

地增强了张承志作品的阅读美感。这在《黑骏马》中有多处 

显露。如作品中除了对草原漫无边际的绿和青青山梁着色 

勾勒外，还对草原日出进行了渲染描绘 ：“我”与索米娅终于 

互诉衷肠时 ，“我们”乘坐的卡车轰鸣着冲上了山121，索米娅 

与“我”见到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壮丽的黎明，“啊，日出⋯⋯ 

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7gJhnE， 

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 

了出来⋯⋯熊熊燃烧的，那红艳醉人的一道霞光，正在坦荡 

无垠的大地尽头蔓延和跳跃，势不可挡地在那遥远的东方截 

断了草原漫长的夜”，在这里，张承志运用了夺 目的火红色， 

因为只有那绚烂的朝霞和那颤动着从大地尽头一跃而出的 

火红色的太阳，方能尽显蕴涵于霞光中的那份美好的情感， 

也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和审美的意境。 

二 民俗文化美蕴 

民俗是群体的人们生活中不约而同、约定俗成的一些不 

成文的规矩。它既从生活中形成，又制约着生活，使人们在 

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它、迁就它。它在一定现实环境中 

呈现出来的生活状貌，称为民俗生活相。这种生活状貌，首 

先表现为显性的，表现为在 日常生活或生产中的物化存在 ， 

即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 

草原、骏马、牧歌、蒙古包、勒勒车、天葬沟⋯⋯这些有形 

的物质民俗，使《黑骏马》显出了浓厚的蒙古民俗风情和鲜明 

的草原特色。但张承志对这些有形物质民俗的描写，并不仅 

仅是为了哗众取宠式地添加奇光异彩，以刺激人们猎奇的心 

理，而是借这些有形物质民俗中蕴涵的特殊意义以寄寓主观 

情思，同时化情思为风物，使情思与风物互相渗透，融为一 

体 ，创造出逼真、生动、韵味无穷的意境。比如张承志笔下有 

着旖旎风光的草原，便是融合了他情思的风物。在 白音宝力 

格和索米娅互吐真情时那一瞬间的草原，是多么美好壮观， 

男女主人公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期待；而主人公痛苦 

时的草原黑夜，心情沉重之时的草原黄昏，惆怅之时的漠野， 

草原清冷之时的天葬沟旁，心旷之时的青青山梁⋯⋯这一切 

无不融入了人的情感世界，与主人公的情绪互相衬托，相得 

益彰，达到了虚实一体，物我交融的境界。 

风物景观与自然景观不同，它凝聚了一定的时代文化、 

心理乃至审美习惯等固定的指向，因而对人物现实活动和性 

格赋有特定的象征性和效应性，张承志正是利用这些有形的 

物质民俗背后蕴涵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从深层沟通了历史和 

现实的联系，超越了作品描绘的现实，从而取得了从内部拓 

展其作品容量的艺术效果。 

《黑骏马》通过对有形物质民俗的描绘，为读者展现了一 

幅幅色彩鲜明的民俗风情画，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 

境 ，使小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感人的魅力。但张承志并不满 

足于只将民俗作为一种人性外在的原色涂抹在作品的地方 

色彩、环境氛围、人物情调当中，而是以民俗为内核来考察浸 

染在其中的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 

即无形的心意民俗。相沿以袭的民俗，常常以一种内在而普 

遍的精神现象，巨大的惯性力量，暗引着人物的走 向。正是 

这不同的无形心意民俗积淀而成的惯性使《黑骏马》中的白 

音宝力格和索米娅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蒙古草原，纵横千里，广袤无边，人烟稀少，生活在这片 

草原上的蒙古民族世世代代以牧业生产为主。蒙古族家庭 

权力的分配，主要是男子具有支配权 ，而家庭 内务一般都由 

主妇料理。妻子一般早起晚睡，终 日操劳，对公婆孝顺，对丈 

夫贤惠，对儿女慈爱。因而蒙古族妇女具有温柔、坚韧而勤 

劳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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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米娅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蒙古族姑娘。当她还是一 

个少女时，她就温柔、善良，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她多么 

希望 自己的命运不像老人们唱的那样：“姑娘涉过河水，不见 

故乡亲人⋯⋯” 

但当她遭到黄毛希拉的奸污时，在丑恶的现实面前，她 

却只是默默忍受，表现出一种可怕的麻木。因为在她面前出 

现的并不是个人偶然的罪恶，而是被整个民族的优点所掩盖 

的，被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伦理、道德、愚昧所合法地认可 

的“罪恶”。正如当白音宝力格悲愤地拔出刀子要杀掉那凌 

辱索米娅的坏蛋时，奶奶却说：“不，孩子。佛爷和牧人们都 

会反对你。希拉那狗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过。 
⋯ ⋯ 有什么呢?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嗯，知 

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罪恶因习俗而合 

法化了，真理因习俗而扭曲，爱情因习俗而被埋葬 ，人性发出 

的微弱声音在习俗的蒙蔽下消失在茫茫草原的深处。十年 

后，白音宝力格再次见到的索米娅，她并没有被生活压垮，她 

坚韧地面对一切：失去唯一的亲人，远离家乡，沉重的家务 ， 

繁杂的工作，粗糙的丈夫⋯⋯而最后她对白音宝力格说的话 

竟是：“我有一件心事，不，有一个请求。⋯⋯如果你将来有 

了孩子，而且⋯⋯她又不嫌弃的话，就把那孩子送来吧⋯⋯ 

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懂么?我养大了再还给你们。”索米 

娅想做的竟是和奶奶曾做过的一样。从索米娅的人生轨迹 

上，读者可以看到那些无形心意民俗在索米娅、奶奶以及千 

千万万个牧人身上打下的深深的印记。他们在这些民俗的 

制约下，表现出既智慧又愚昧，既善良又无知，既坚强又麻 

木。如果说，张承志在有形物质民俗中展示了它的美，那么， 

他在无形心意民俗上则体现了它的美和丑、善与恶不可分割 

的对立统一，这比单纯赞美它的美或揭露它的恶更现实、更 

生动、更具震撼力。 

三 张承志的创作在新时期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中的影响 

第一，在审美取向上，它使作家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神 

秘大自然的向往，对纯朴童年生活的追忆，对非商品化时代 

的期冀以及对表现人格主体创造精神的倾慕 ，倾向于创作具 

有乡土风味的系列文学作品。 

文学发展到 20世纪 80年代，尤其发展到多格局纵横交 

错的中期以后，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学基因的巩 固发起了冲 

击，各种压力和批判接踵而来。对于农民问题的反映，那种 

俯瞰式(用城市文明否定农村落后经济、某些庸俗愚昧风俗) 

或环球式(过份热忱地肯定农村的纯朴天性、道德伦理)的描 

述已经成为历史。新时期的小说家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 

经济冲击中的新农村呢?张曾有过苦难的生活和成长经历 ， 

有着较强的现代意识，然而面对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城市生 

活，曾在农村深切感受过爱过恨过欢笑过流泪过的他们，对 

待现代经济促进下的文明，总有不由自主的惶恐不安，拒绝 

多于接受 ，批判多于认同。相反地，那曾爱过的土地情结和 

乡土观念在此时充分显示出了魅力，富有人情味的乡土文化 

的汲取及文学体现也理所当然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张不是 

重在乡村生活的描绘，而是展现对都市的反叛。张承志对个 

人情感内审和自我肯定的历史性深化的壮丽歌唱，如《北方 

的河》、《黑骏马》、《金牧场》，正是对传统文化怀疑之后“把自 

我实现的普遍性要求展现为空前强烈而沉重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 自我走出来为民族承担命运”。张承志在自己的 

意象内，草原、戈壁、黄土、大河、太阳、暗夜、火光、歪骑着马 

的男人等作为作品背景或提供文化解析凭证的意象群，无不 

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然而，它们又基于作者创作的一个共 

同起点，即：对于现代都市的反叛的文化选择。 

第二，和表现的内容相适应，它使作品在继承传统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更多地吸纳和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创 

作手法等艺术成果。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发端于他的红卫兵 

生涯、知青生涯成为历史之后，他没有悲叹岁月和苦难，也没 

有怎么显示知青在土地上的成就，他意味深长地用文学创作 

塑造了一位理想的“母亲”，并使以后将会成熟起来的主体形 

象降生在文学创造中，如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 

张承志文学创造的起始就显示出文学、理想与主体的关系。 

真正让张承志发掘民族文化蕴含，显示美学价值和文化 

底蕴，还是从小说《黑骏马》开始的。它有张承志习惯了的母 

子关系的模式 ，并让它在小说中充分实现，只是母亲额吉在 

小说中是以奶奶的身份出现的。奶奶、白音宝力格、索米娅 

的三人世界几乎是臻于完美的童话世界。而当主体白音宝 

力格成人了，与索米娅将建立情爱关系时，邪恶的另一男性 

力量的介入将这个和谐的世界粉碎。被强暴后怀孕的索米 

娅为保卫未出世的孩子而敌视主体的态度，奶奶对主体的隔 

膜和陌生感，都表明主体与草原的相异关系，正像主体曾意 

识到的那样，这里并不是主体的童话般的家。草原并不听从 

主体想象的指令。九年之后主体骑着黑骏马，重新寻找 自己 

的爱人而爱人已属别人，这再一次表明主体的流浪儿性质。 

《黑骏马》仍然是一支草原母亲的颂歌，但这个草原母亲并不 

是被想象成属于“我”和“我”属于的存在，她遵循草原 自身的 

方式，她具有令人震撼的美，但并不合乎主体的母子关系的 

想象。主体须忍受着失落的悲伤，忍受着无法归属的痛苦， 

继续爱这个母亲。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爱。 

在探索理想的道路上，张承志发现苦难世界中的人性质 

朴、纯洁、健康 ，最苦难、最贫困的地方有着最真诚 、最执着的 

理想主义追求。张承志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 

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相关，自然也与主体的红卫兵、知青经 

历有关，更体现出主体寻觅文化、跋涉理想的民族精神。浪 

漫色彩浓厚。 

注释：丈中所引《黑骏马》原文均出自张承志．北方的河 

IMf．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O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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